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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让斯人随梦逝
———记忆中的冉启泽!

阎! 守! 胜
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! 北京! "##$%"）

!! &##’ ( #) ( "% 收到

! ! 我常常会有

一种 冲 动，要 拿

起笔 来，写 写 记

忆中的冉启泽*
冉 启 泽

")+% 年 ’ 月 ""
日出生，"),) 年

毕业于四川大学

物理系，并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（ 以下

称为物理所），")$) 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低温中心工

作，任研究员，"))$ 年 "& 月 "# 日病逝，生前是我的

好朋友* 和他相识应该是在 ")-& 年，那时我已提前

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，留校任教，筹建低温物理实

验室，为取得一些实验研究的经验，到物理所管惟炎

先生的研究组里工作半年，在听组里的学术报告时

常见到同在一个大组的冉启泽，知道他原来是学理

论物理的* 他的话不多，我们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交

往*
真正的认识和了解是在 ")%# 年代末和 ")$# 年

代初* 大约在 ")%& 到 ")%+ 年，在科研和教学工作停

顿了相当一段时间后，通过已故著名低温物理学家

.* /* 012345644 等的来访，我们忽然发现国际上在

获得极低温度方面有了革命性的进步，其中最突出

的是发展了可以长时间稳定地获得 67 温度的稀释

制冷机* 我在复刊不久的《 物理》杂志（")%, 年）上

撰文介绍了这种制冷技术，物理所的冉启泽和钱永

嘉等则是下决心自己建造一台* 经过数年的努力，他

们终于成功，最低工作温度达到 ++—’# 67* 在我

")$# 年到美国 8193:;; 大学低温物理实验室 <4=>?
0:: 教授的小组工作，亲自参与了稀释制冷机的制

作后，才真正体会到冉启泽他们工作的难度和水平*
在国外传统的低温物理实验室中，一代又一代

的实验工作者积累了很多在教科书和文献中找不到

的经验和技巧，也有很多特殊的材料和专用设备，更

有以前建造和运行稀释制冷机的经验* 即使这样，建

造一台成功的稀释制冷机也绝非易事* 冉启泽他们

制作的制冷机，当然比较简易，考虑到他们几乎完全

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实现预期的目标还是相当困难

的* ")$" 年底，我从 8193:;; 大学回来，看过他们在

低温物理学报上发表的文章，在制冷机整体的规划

和细部的设计方面，都考虑得很细致，让我对冉启泽

和他的同事们在低温物理实验技术方面的造诣有了

很深的印象*
由陈兆甲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）、张长贵（ 南京

大学）和我倡议，得到中国物理学会和管惟炎先生

批准和支持，")$+ 年在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低温

物理学术会议* 在这一届和以后相继的几届，设立了

最低工作温度奖* 我记得这一奖项先后均由冉启泽

获得* 除稀释制冷外，他还将顺磁盐绝热去磁方法用

于 67 温度范围的实验* 尽管这是一个成熟的老方

法，但真正的实现也要摸索，并非易事* 这一方法的

缺点是冷却能力有限，但足以满足对小尺寸固体样

品测量的要求，用起来也要比稀释制冷方便得多* 在

国内当时的条件下，冉启泽的选择是很聪明的*
在冉启泽的工作中，从实验技术的角度给我印

象深 刻 的 另 一 件，是 ")$) 年 对 高 温 超 导 材 料

@A4&82+.% ( !在 &## 7 附近比热反常的测量* 当时有

一些迹象表明，这一温度附近材料的物理性质可能

有反常，冉启泽采用了比标准的绝热量热法简单得

多的漏热方法做测量* 先从所关注温度区域的低端

开始加热样品，温度升高趋于稳定时加热功率和漏

热功率达到平衡，这样，在不断增加加热功率使样品

温度升高到所关注温区的高端的过程中，可以得到

漏热功率随温度的变化* 然后停止加热，采集样品的

降温数据，利用在同样的漏热功率下，温度降低同样

的间隔，样品比热值大时所用时间较长的道理，可以

判断比热有无反常变化* 由于用计算机可采集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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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"" 卷（#$$% 年）&# 期

数据，可以选择不同的温度间隔来处理数据，这是一

个很灵敏可靠的方法’ 尤其是在高温超导研究热的

期间，在没有现成的高精度比热测量设备，又需要尽

快做出结果时，采用这样一个充分发挥当时已有的

计算机功能，但在实验装置上十分简单，可以很快搭

建的方法，是非常巧妙的做法’ 可惜，当时的样品质

量不够高，又未能确定样品的氧含量，在物理上不能

成为一个真正高水平的工作’
从冉启泽的研究工作看，除去对高温超导电性

和重费米子材料的物理研究外，我觉得最值得称道

的是他为中国低温物理实验研究的发展，做了很多

基础性的实验工作’
杜瓦瓶是低温物理实验工作最基本的设备’

&()$ 年代，洪朝生先生曾指导上海玻璃一厂生产了

液体氮和液体氦实验用的玻璃杜瓦瓶，满足了国内

实验工作的需要，对推动国内低温物理研究的开展

有重要作用’ 到 &(*$ 年代，由于低温恒温器尺寸的

加大，和实验测量时间的加长，迫切需要金属实验杜

瓦瓶’ 冉启泽和金铎等适时地研制了不同口径、不需

要液体氮保护的、多层绝热的金属实验杜瓦瓶’ 在

&(+$ 和 &(($ 年代，国内各实验室用的这类杜瓦瓶

几乎都是向他们所在的低温中心定购的’ 在 &(*$ 年

代末和 &(+$ 年代初，低温物理实验中碰到的另一个

难题是没有合适的低温温度控制仪，不像现在，可以

方便地从国外购得’ 冉启泽在 &(+$ 年代初做了一件

工作，是将国产高温炉用 ,-. / *$# 控温仪改造成

低温高精度控温仪，在液体氦超流相变点以下可控

制到正负 ) 0 &$ /) 1，实际用到管惟炎先生的博士生

徐云辉所做的、测量精度要求很高的卡皮查热阻的

实验工作中，也为其他实验工作解决控温问题提供

了借鉴’ 在 &(($ 年代初，冉启泽的小组还仔细研究

了在 "$1 到 &$$ 1 可做低温温度传感器用的，以

234# 为主要成分的商用厚膜电阻，给出了电阻温度

关系，对其稳定性和一致性进行了考察，着眼点也在

于方便国内其他小组的应用’ 这些工作，也许都无法

发表在国际性的学术刊物上，但我觉得，对中国低温

物理界，特别在当时很多设备由于经费或其他原因，

无法方便地从国外得到时，冉启泽和他的同事们的

工作无疑是重要的，有价值的’
冉启泽之于中国低温物理学界，另一件让我难

忘的是他对学界公共事务的热心’ 冉启泽参加了

&(+" 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低温物理学

术讨论会，以后几届，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’ 总是他

先打电话来，讲该考虑下一届会议了，并建议由哪一

个单位主办’ 然后积极联系，到物理学会争取经费，

办相关手续等’ 第五届会议应该在 &((& 年召开，因

冉启泽，陈兆甲，曹烈兆等出国工作，多人不在国内，

没有举行’ &((# 年秋，冉启泽从美国回来后，立刻开

始组织筹备’ &((" 年第五届会议在重庆大学召开’
会议中间，有一天休息，大家一起到北陪温泉游泳’
我记得，那天作为会议组织者的冉启泽特别兴奋，不

仅游泳，还滑水滑梯，玩得特别高兴’ 可惜，乐极生

悲，到中午他就感到身体不适，下午住进医院，医院

还发布了病危通知’ 回来后，我去看他，他讲，没有问

题，他身体很好，上大学时，还当过四川省的手球代

表队队员等等’ 此后，他依然在实验室里苦干，除去

做物理研究外，他还致力于稀释制冷机的商用’ 经常

是方便面、白开水充饥’ 现在回想起来，&((" 年在重

庆的生病，已是他身体有麻烦的朕兆，后来对健康的

忽视，或是他己知时日无多，要加紧工作，更加快了

病情的发展’
在他生病住院和养病在家时，我都去看望过’ 也

许是缘分，在他去逝前一天，我还有机会见到他’
&((+ 年 &# 月 ( 日，陈兆甲打电话给我，讲低温中心

的齐建为要到协和医院送冉启泽住院的支票，问我

去不去’ 我和小齐一起去了，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冉启

泽，尽管人已消廋，但精神尚好’ 我还跟他讲，病好了

我们一起去参加下一届低温物理会议，他淡淡地笑

了一下’ 想不到第二天凌晨冉启泽突然病危，医生已

回天无力’ 我感到十分意外，也很为失去一位好朋友

而伤心，为他写了一付挽联，用以寄托我的哀思：

纵谈物理重费米子低温比热回首音容如生在，

探究低温绝热去磁稀释制冷切磋砥砺少一人’

书写在白色宣纸上的挽联已随风而去，冉启泽

离开我们也已经 5 年了，但愿他能感受到朋友们的

思念’ 尽管他没有什么丰功伟绩，但他为中国的低温

物理事业踏踏实实，努力工作的献身精神，永远值得

我们学习’ 如果用金属中的电子系统来比喻中国的

物理学界，我想，我们需要费米面上的电子，也需要

众多默默无闻的费米海中的电子，冉启泽就是其中

的一员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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